02導論二
一、導論
（一）《但以理書》的文學結構與信息呈現
1. 全書結構模式與語文轉換的用意
《但以理書》的結構展現出前後高度一致的特性，證明它應被視為一個整體，而不是簡單拼湊的作品。作者運用了一種可識別的文學模式來安排但以理書這些內容，其中最顯著的就是使用 ABA的結構，並且蓄意在不同的章節中轉換語言。書中從第一章的希伯來文轉換到第二章第 4 節開始的亞蘭文，再於第八章轉換回希伯來文（亞蘭文部分為但 2:4b-7:28，其餘為希伯來文）。這種語言轉換並不是偶然為之，而是作者刻意的安排：亞蘭文部分（2-7 章）是針對普世君王和國際列邦，闡述神對全地歷史的主權；而希伯來文部分（1, 8-12 章）則主要針對猶太人，提供歷史背景與末世的細節啟示。
2. 亞蘭文與希伯來文部分的內容對應
亞蘭文的 2 至 7 章被認為形成一個主題集中安排（AB CCBA）的完整結構：
(1) 外圍兩章（2 & 7 章）： 都以四個帝國的異象為主軸，預示人類歷史的延續與終結。
(2) 次外圍兩章（3 & 6 章）： 記載了神行神蹟拯救僕人的敘事，彰顯神的大能。
(3) 核心兩章（4 & 5 章）： 位於中心，論及神對驕傲異邦君王（尼布甲尼撒和伯沙撒）的審判，強調世間君王必須承認至高者的權柄，是整卷書信息的高潮。
希伯來文部分是為亞蘭文的信息提供了框架和深化。第一章是引言，描述了但以理跟他的友人在宮廷的忠誠和自律。第八至十二章（希伯來文部分）則運用新的象徵，更詳細地揭示了四個帝國跟耶路撒冷聖城的關係，以及聖所的荒涼與末後的榮耀景象，將焦點收歸回神的選民身上。
3. 歷史異象的漸進式對應與啟示深化
《但以理書》的啟示文學形式具有漸進式的對應特點，這也是它出自一人之手而且精心規劃的標誌。書中的異象（2、7、8、9、11 章）雖然使用不同的象徵（大像、四獸、公綿羊與公山羊等），但它們都重複審視了相同的歷史時期，並且啟示的細節是逐漸增加的：
(1) 第二章（大像）： 最不複雜，只保證神最終掌權。
(2) 第七章（四獸）： 加入「至高者的聖民」將得國度，暗示了神子民的未來。
(3) 第八、九、十一章： 啟示時間開始得較晚（從波斯開始），但細節極多，重點集中於希臘時期對聖城的迫害，以及聖所的潔淨（八章）與七十這個數字的預言（九章）。
(4) 第十一章： 異象最為詳細，最終指向末日、死人復活和歷史的終結。
這種重複而漸進的啟示手法，有效地傳達了書卷的中心主題：在充滿敵意的社會中，見證神是需要付出極大代價的，但最終神的公義必將伸張，而歷史進程已在神的主權掌握之下。
（二）《但以理書》的闡釋歷史跟神學目的
1. 早期闡釋與批判思潮的對立
《但以理書》自古便被視為重要的預言書，最早的闡釋者包括新約作者（如《馬太福音》）和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公元 1 世紀）。約瑟夫將但以理看作是「最偉大的先知之一」，並指出書中的預言精準地應驗在安提阿古四世時期，駁斥了不信預言的學說。早期基督教註釋家，如耶柔米（Jerome），則致力於反駁新柏拉圖主義者波非利（Porphyry）的攻擊。波非利認為《但以理書》中關於未來的章節是在安提阿古四世時假藉但以理之名寫成的歷史，而非真正的預言。諷刺的是，自 17 世紀以來，波非利的觀點在理性主義影響下成為學術界的主導立場，也就是將《但以理書》看作是馬喀比時代的偽經。
2. 第四個帝國的爭議跟焦點轉移
對《但以理書》的詮釋核心爭議之一，就是在書中預言的「第四個帝國」究竟指的是希臘帝國還是羅馬帝國。
(1) 希臘論者（批判派）： 認為這卷書寫於馬喀比時代，作者只了解自己的時代，故第四帝國必定是指希臘，安提阿古四世是這個帝國的終極統治者。為了支持這個論點，他們被迫將瑪代和波斯看作是兩個獨立帝國，這跟歷史事實和《但以理書》本身的解釋互相矛盾。
(2) 羅馬論者（傳統派跟早期教會）： 早期基督教解經家和約瑟夫都認為第四帝國是指羅馬。他們將羅馬對耶路撒冷的毀滅（公元 70 年）也看作是預言的應驗，並且將基督的受死跟復活看作是第二章和第七章所展望的焦點。
作者指出，這種將複雜啟示簡化為「是或否」的兩極化提問（希臘或羅馬）可能問錯了問題，因此導致了詮釋上的失焦。
3. 《但以理書》寫作的真正宗旨跟信息
無論作者的寫作年代是什麼時候，《但以理書》最主要的目的並不是提供精確的歷史數據，而是要傳達一個核心信息：神的主權和對祂子民的最終拯救。
(1) 苦難與拯救： 神的子民在強權的壓迫（尤其在安提阿古四世時達到頂峰）下會經歷極大的苦難甚至死亡，但這不是故事的結局。神是永活全能的，祂必彰顯榮耀並拯救祂的子民。
(2) 宇宙層面的爭戰： 爭戰不僅在地上進行，背後還有「在天空」進行的生死攸關的宇宙大戰。異象啟示了這場爭戰的本質，並預言神必然得勝，而且將建立「非人手鑿出來」的永恆國度。
(3) 超越帝國： 書中帝國的興衰不過是歷史模式的展現，人類君王將會按照一種既定的行為模式行事，迫害神的子民。這些預言是為了預備和警示信徒，使他們在考驗來臨時，能憑藉信心忍耐到底，知道神仍在掌權。
4. 末世觀點的連貫性
《但以理書》預備了神學基礎，使得新約作者能夠將它的眾多概念（如人子、大災難）與基督的首次和二次降臨聯繫起來。它將先知文學的預言與世界歷史的視角相結合，強調歷史並不是原地踏步的輪子，而是朝向一個終局的螺旋，神必將在谷底時介入，使萬物更新。因此，即便書中的預言在某個層面上已經應驗，但「末時還沒有到」，因為神國的信息尚未傳遍天下。對今日的信徒而言，書中的信息提醒我們，在個人和教會所經歷的每次危機中，都是混沌與和諧之間的爭戰，但我們將預先經歷神最終的勝利。
（三）《但以理書》的經文傳承與正典確立
1. 經文來源跟忠實傳承
《但以理書》的經文主要有兩個來源：希伯來文/亞蘭文的馬索拉經文（Masoretic Text, MT）以及希臘文的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 LXX）以及他們的修訂本。儘管不同譯本間存在差異，但昆蘭地區（死海古卷）出土的《但以理書》殘篇，它的年代遠早於中世紀的抄本，大部份內容支持了馬索拉經文，證明了聖經文本數百年來被忠實地傳承下來。值得注意的是，昆蘭抄本中保留了希伯來文與亞蘭文互相變換的特徵，這證實了這種變換是這書卷現存最早經文的固有特徵。昆蘭的發現同時也顯示，當時的抄本間有細微差異，表明昆蘭的社群可能並未擁有統一的「正典」經文。
2. 希臘文譯本的差異與補篇爭議
希臘文的七十士譯本（LXX）在《但以理書》中有顯著不同，它是一個不拘泥於字義的譯本，並且包含了其他譯本所沒有的額外內容（例如：《蘇撒拿傳》和《比勒與大龍》）。這些「補篇」未見於希伯來文/亞蘭文經文或昆蘭古卷，因此被認為可能源自巴勒斯坦以外的地區（如埃及亞歷山卓城），這也解釋了七十士譯本為何將這些補編收納。由於七十士譯本的不精確，它很快在早期教會中被公元二世紀的狄奧多田譯本（Theodotion）所取代，這個譯本在結構上與馬索拉經文更為接近。此外，昆蘭還出土了跟《但以理書》內容相關的亞蘭文文獻殘篇，顯示在正典確定之前，存在更廣泛的相關作品，但聖經作者謹慎地只選取了跟他的目的完全一致的內容。
3. 正典地位與寫作年代的關聯
在希伯來文正典中，《但以理書》被歸類於「著作」（Writings）類，而非「先知書」（Prophets）類，儘管它在昆蘭社群和福音書中都被稱為「先知」。這反映了希伯來正典在分類上的不同傳統，且「著作」類可能是最後被接納為正典的類別。但是，昆蘭經文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但以理書》在基督教時代開始前一個世紀，就已經在昆蘭社群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和權威。
最後，有研究指出舊約正典的定案時間可能早於傳統認為的公元一世紀末，或許在馬喀比時代就已確定。如果這個觀點成立，那麼但以理書寫作年代的爭議將會更加複雜：如果這書卷寫於公元前 2 世紀，那麼它在剛出現不久就被接納為聖經，會是極為令人驚訝的，這進一步支持了將《但以理書》的寫作年代推向更早時期的觀點。不論最終這卷書歸屬何種類別，從實質層面來看，《但以理書》在早期猶太社群中已具備高度的權威性。
二、《但以理書》寫作情境
（一）根本原因：神學與歷史的雙重背景
《但以理書》的誕生源於深刻的神學情境與社會歷史背景。
1. 神學根源（審判與主權）： 首要原因在於解釋神對百姓的審判——猶大被擄正是因為百姓失敗與不忠，應驗了神預言的後果。然而，核心神學觀點是，這位以色列的神依然施行至高的主權，祂正在塑造整個歷史進程，以達成自己的目標，即使是在列邦（如巴比倫）之中。
2. 歷史背景（受壓迫與挑戰）： 該書產生於百姓在異教國家文化（特別是巴比倫帝國）中受欺壓的社會背景，面臨異教政治與虛假宗教的嚴峻挑戰。這種對信仰忠心的極大考驗，催生了這卷書，為處於危機中的百姓提供支持。
（二）寫作目的：提供榜樣與啟示
本書的寫作旨在實現多重實際目的，以堅固和教導被擄的百姓：
1. 記述神的保守： 記錄神如何拯救並保守但以理及其同伴在異教宮廷中對祂保持忠心，使其成為百姓可效法的榜樣。
2. 深化啟示方式： 藉由夢兆、異象、奧祕之事，以及地上天上的使者，神更充分地將自己啟示給祂的百姓和外邦君王。
3. 解釋困境： 賜給但以理說預言的智慧，幫助百姓明白和應對當前的困惑處境，即審判的背後有神的允許和旨意。
（三）核心信息：從審判到永恆的應許
這卷書傳達了超越當前困境的終極信息，是給予百姓的安慰和盼望：
1. 盟約的信實： 神啟示祂不僅施行審判，更將按照亞伯拉罕之約、摩西之約及所應許的新約的信實，在命定之時激勵、救贖他們。
2. 未來的盼望： 該書是主給予百姓的應許——只要他們願意悔改，就有未來。神向百姓發出希望之音，並讓他們一見將來神的國度及其掌權者「人子」。
3. 終末的超越： 神逐步賜下新的啟示，表明祂將最終勝過死亡（復活）、結束被擄的命運，並預言所有地上帝國（包括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都將終結，由永不衰敗的神的國度取代。這場前所未有的危機最終成了神再度彰顯祂豐富憐憫的契機。
三、《但以理書》的寫作對象
（一） 初始對象與直接受影響者
《但以理書》最初的內容是為特定群體而寫，同時也影響了周圍的外邦權力核心：
1. 初始核心讀者： 包括與但以理同處巴比倫的三位同伴，以及其他從猶大被擄到巴比倫的以色列王室與貴冑家族成員。這些口傳或文字資料在被納入終稿前，就已經起到了訓誨和幫助的作用。
2. 宮廷受影響者： 書中部分內容（如宮廷故事）被外邦君王（如尼布甲尼撒、大利烏）及其宮廷中某些人知曉，並產生了深刻影響，甚至讓君王出詔令頌揚但以理所侍奉的神。
（二）核心對象與訓誨目的
從其終稿形式來看，《但以理書》的核心對象是不同時代下的神的百姓，其目的是提供指導：
1. 訓誨對象： 該書是為所有文化和國度中神的百姓而寫，而不僅限於巴比倫或馬加比時代。
2. 訓誨內容： 這本書教導神的百姓在敵對的異教環境中應如何自處；面對世界歷史進程與自身信仰傳統的衝撞時，應當抱持怎樣的預期；並強調有智慧和信心者應忠於主和傳統。
3. 得勝方式： 教導人們如何活出神眼中得勝的生命，即使需要經歷殉道，最終也必將與但以理一樣，在末期領受他們的份。
（三）普世性與永恆影響
該書的價值超越了特定的歷史階段，具有普世性和永恆的生命力：
1. 世代適用性： 這卷書對處於馬加比時代、新約時代、昆蘭時代的讀者都具有強大且持續的適切性和影響力。它幫助馬加比時代的百姓抵擋希臘文化的同化威脅。
2. 直至終點： 該書必不斷曉諭後人，直至歷史與天國到達其終點。
3. 當代啟示： 對現代（21世紀）的信徒而言，它提供了實用且具啟示性的智慧，使等候神國降臨的人，能在當今時代蒙召持守道德、宗教和倫理立場時，有穩固的盼望。
四、但以理書全書內容梗概
（一）兩部分內容
《但以理書》是由兩部分組成的。第一至第六章記載了六個故事，主角但以理以第三人稱出現；第七至第十二章是但以理的異象，他以第一人稱自述。
1. 第一至第六章
這部分重點在於描述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如何在困境中堅守對上帝的忠誠，遵守猶太傳統的宗教禮儀。
2. 第七至第十二章
這部分主要記錄但以理的異象，預言未來的事件，鼓勵猶太人在困境中堅守信仰，忠於上帝。
（二）有關12章的安排，有些事項必須注意：
1. 第一至第六章
這部分用兩種方式描述皇帝與但以理和三友的關係：
皇帝試圖攔阻或禁止但以理和三友對上帝的忠誠，但他們選擇順從上帝，不怕殉難，最後獲得上帝的拯救並得到獎賞，皇帝因此認識上帝的偉大。這種敘述方式出現在第一、第三和第六章。
皇帝做夢或見異象，謀士無法解釋，但以理能夠解釋，並因此獲得提升和獎賞，皇帝認識上帝的偉大。這種敘述方式出現在第二、第四和第五章。
2. 第七至第十二章
這四個異象都涉及天使對但以理的講解：
第七和第八章是但以理先見異象，再獲天使解釋。第七章的解釋屬於異象的一部分，第八章則是先見異象，後有解釋。
第九章是先有但以理的祈禱，天使的解釋即是異象。
第十至第十二章將異象的信息與天使的解釋放在一起。
3. 交叉結構
第二和第七章都論及四個帝國，第三和第六章都描述忠心於上帝的人在苦難中獲得奇妙的拯救，第四和第五章都記述皇帝驕傲而被上帝懲罰，形成交叉平衡排列。第四和第五章是中心，強調上帝的主權和對驕傲的懲罰。
4. 解釋異象
第一至第六章中但以理能夠為王解釋異象和夢，到了第七至第十二章，他需要天使為他解釋所見的異象或傳遞啟示。
5. 焦點轉移
第一至第六章強調但以理和三友如何面對信仰挑戰，仍然對上帝忠誠；第七至第十二章則把焦點轉移至整個猶太國，所有選民都在危機中選擇是否忠於上帝。第一、第三、第六章中的恩典對於第七至第十二章的猶太人是一大鼓勵。
6. 皇帝的描述
第一至第六章對外邦皇帝有較溫和的描述（除伯沙撒外），第七至第十二章將外邦君王（尤其安提阿哥四世）視為與上帝為敵的惡人。
7. 首尾對應
第一章開宗明義記述猶大國滅亡，聖殿器皿被帶到巴比倫；第十二章結束時提及但以理承受上帝的產業，暗示上帝國度的建立。這種對比反映出首尾呼應。另外，第一章指出但以理和三友被賜智慧聰明，第十二章記述智慧人必發光，二者互相關聯。

